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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旧约中的预言类型时，我们看到学者们经常区分两个术语：前言和预言。这是您在解释学类型或圣经解释类型教科书中可以找到的通用语言，用于描述预言文学的作用。通常，学者们会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旧约预言主要是预告性的，或者无论你想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这一点。

也就是说，先知们主要关心的不仅仅是预测未来或未来将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进程，尽管他们这样做了，但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向读者当前的情况宣告一个信息。我们说，以色列，当以色列民族走向偶像崇拜并违背与上帝所立的圣约义务时，上帝会兴起一位先知来呼召他们重新忠于圣约，并警告他们不遵守圣约的后果。遵守圣约关系，甚至因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罪孽而对他们作出审判。但我们确实说过，先知确实参与了一些学生所谓的预言，即承诺或预见或预测未来。

我们说过，有时人们需要区分读者眼前的未来和更遥远的未来，后者是宇宙的总结和上帝对整个世界的终结的计划，通常是这样的。称为末世论，与上帝对末日的意图有关的事物。但我也建议我们需要注意对预言文本将如何应验的猜测，并注意我们发现预言文本应验的各种方式。有时我们会发现新约中的预言文本以相当直接的方式得到应验。

我们已经讨论过《马太福音》第 2 章中《弥迦书》第 2 章或《弥迦书》第 5 章的引述，其中弥迦关于一位王室人物将在伯利恒出生的预言似乎以相当直接的方式应验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时被称为类型学或类比类型的应验，其中旧约作者不一定预测遥远未来的某个事件，而是我们在旧约文本中发现一个人或一个事件或某物被重复的东西，作为一种预表或模式的东西，在神根据在基督里的应验来对待他的子民时，以更大的方式被拿起和重复。因此，我们深信，在旧约之下，那位在工作中实现他的应许并实现他目的的神，同样以类似但更伟大的方式再次在工作中，在新约救恩下实现他的应许，而新约救恩是在这个目的中开始的。耶稣基督的。

再说一次，有时你会发现一种非常简单的满足，有时你会发现更多类比或类型的满足。有时与此相关，有时你会发现新约文本对成就的描绘似乎更具精神性，而不是像旧约那样以直接的物理或字面方式描绘。例如，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我们在著名的使徒会议或耶路撒冷会议中发现了这些话，保罗和其他人正在辩论这个问题：外邦人需要什么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他们是否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这句话证明了将外邦人纳入神的子民中是合理的。

第 16 节和第 17 节有趣的是引自《旧约》阿摩司书第 9 章和第 11 节，这是对大卫王制复辟的期待或预言。现在请注意，使徒行传第 15 章引用了这句话。此后，我将返回并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我将重建它的废墟，我将恢复它，以便余民可以寻求主和所有承受上帝的外邦人。主说，他做这些事并且为人所知。

有趣的是，作者似乎发现了阿摩司文本的应验，即预期大卫王朝的君主制和对列国的统治权的恢复，正如通过信仰耶稣基督、弥赛亚将外邦人纳入上帝的单一子民中已经应验的那样。 。现在，未来是否有另一种更严格的物理实现是有可能的。但关键是，新约作者经常发现特别提到以色列民族的复兴和由国王统治的大卫君主制，发现这些预言经常在基督和他的子民教会的第一次降临中应验。

当你考虑如何在新约圣经中拾取旧约经文时要记住的应验的另一个特征是，有时你会发现一些经文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中都得到了应验。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某些预示未来应验的旧约经文会在与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相对应的两个阶段中得到应验。也就是说，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耶稣开启了这一切的实现，但在他第二次降临时，他完成了这一切。

这包含在新约对旧约应验的理解或新约对末世论的理解中。也就是说，《旧约》经常将其视为最终的高潮事件，结束当今时代并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新约》中的这一事件经常被视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应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开启它，第二部分对应于终结，即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这使它结束。

因此，有时你需要意识到，预言文本也会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中得到应验。关于预言文学在应验方面的最后一件事是，特别是当我们倾向于推测某件事将如何应验，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事件是否应验了旧约预言文本，以及我们离旧约预言文本有多近时。在这样的推测中，我发现注意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如何应验以及不同的人对此有何反应，特别是犹太领袖如何发现实际上拒绝了基督，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是有启发性的。他们也没有看到预言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应验。因此，就好像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我们发现预言以一种非常出乎意料的方式应验了，我想知道，在某些方面，这是否不能提供一个模型，或者至少不能提供上帝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事情的可能性未来他第二次降临时，因此使我们非常谨慎，避免猜测这将如何实现，以及具体在何时、何地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就像上帝实现他的应许和实现一样旧约预言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以一种非常出乎意料的方式为他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因为有些人有一些诡计，但仍然有一些秘密，或者仍然以一种非常出乎意料但仍然在明确应验的方式实现事情并与他所做的承诺和预言相一致。

当一个人从旧约转向新约时，要注意各种类型的应验。显然，我想人们可以添加另一种类型，即某些预言似乎只能在末世的圆满中找到实现。某些关于审判的预言以及审判中宇宙的解体以及一个全新的宇宙的创造，一个全新的宇宙，其中一些预言似乎只能在末世的圆满中找到它们的实现。

旧约文本中所发现的各种类型的应验。最后，关于预言文学和解释预言文本的最后一个原则是要认识到预言文本的主要功能和目的是鼓励和警告或鼓励和劝诫圣洁的生活。旧约预言文本的主要目的不是预测未来，正如我们所说，它们不仅仅是通过水晶球来了解未来。

相反，预言文本主要是为了鼓励那些正经历艰难的上帝子民，或者警告那些受到诱惑而迷失的人，并鼓励和警告上帝的子民追求圣洁的生活。任何对预言文献的解释如果不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应该将预言文学主要视为上帝对他的子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服从他的持续鼓励和劝告。

所以我们只看了一些旧约文学类型，还有更多可以说的。我们不讲叙事，是因为简单讲了一些叙事批评下的叙事技巧和故事技巧。还有很多可以说的。

我们非常简短地讨论了诗歌和诗歌文学类型。我们研究了法律或法律、以色列的法律、法律文学以及构成旧约中大部分文学形式或流派的预言文学。但我现在想继续前进，考虑一下新约圣经和构成新约圣经文献的不同文学体裁，再次认识到，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我们不仅仅是在阅读一份从头到尾都是同质的整体文献，而是我们正在阅读一份文件，尽管它清楚地表明了文学形式和文学类型的多样性，但其内部存在着统一性。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上帝今天要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会采取什么文学媒介或文学形式，那么问这个问题会有多有趣。但在《旧新约》中，上帝通过当时非常普遍和标准的文学形式和交流方式来启示自己。在《新约》中，我想要关注的是构成《旧约》的三种文学体裁，或者很抱歉，《新约》和这三种文学体裁都是叙事性的。

其中包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的文学形式是相同的。有些人会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区分开来，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使徒行传，但我们会谈谈一般的叙述，以及阅读和解释新约叙述的一些额外因素，特别是根据福音书这是一种文学。然后，人们在新约中发现的第二种文学形式或文学体裁将是书信或书信，除了福音书和叙事文学之外，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构成了新约其余部分的大部分。以保罗书信或保罗书信的形式。

最后是《启示录》，《启示录》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因为它实际上是两种或三种文学类型的组合，并且引起或提出了许多问题，即这会产生什么区别以我们阅读的方式。但在继续讨论与旧约类似的另一件事之前，即使我们可能与其中一些文学形式（例如叙事或书信体文学信件）有类比，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应该阅读就像我们在一世纪阅读信件、叙述或故事一样。因此，有足够的相似之处，使我们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古代叙述和现代传记或古代书信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它的作用以及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与现代信件的比较。

因此，再次从福音书开始，我只想对解释福音书的其他评论做一些简短的评论。我们谈了一些叙事批评和文学批评下的叙事方法，比如观察人物塑造、情节和结构等，揭示文本中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文化参考。

所以我不会重复这些材料，但我想超越这一点，只看一些理解新约叙述，特别是福音书的附加特征。福音书的一大特点是，对福音书文学体裁的认定常常被与历史性相关的问题所包围。有时，福音书经常被归类为某种虚构的文学体裁，有时会对福音书的历史性产生影响和影响，而福音书作者主要对神学感兴趣。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关于神学历史脱节的问题。那么，将福音书归类为某种文学形式，尤其是虚构的文学形式，是否意味着福音书作者没有写可靠的历史，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写历史？因此，有时福音书类型的识别与福音书的历史性问题联系在一起。让我对福音书和新约叙事文学发表一些评论。

首先，在我看来，我认为最常见的福音书最常见的认同之一是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我认为有几位学者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遵循其惯例并通过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所传达的方式进行交流。但同时也很明显，作者试图表达他对耶稣基督本人和基督生平的神学观点。

因此，也许更好的分类是福音书是神学传记。我认为，将福音书甚至使徒行传视为神学传记的含义之一显然是，人们需要问神学意图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它在历史上讲述了基督的生活，尽管这很重要。但也要认识到，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写一些耶稣所做和所说的一切的历史编年史。

但他们有神学动机。他们试图传达一种神学信息，人们需要尝试通过编辑批评等方式来揭示这一信息。我们讨论了作者如何安排他们的材料和编辑，特别是与其他福音书作者相比。

这揭示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描绘基督的方式的神学意图。显然，尽管仍然认识到这一点在历史中的根源，但在某种程度上，福音书的协调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因为它试图确定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其中记录了基督生平中的事件的福音书作者扎根了。因此，人们必须揭示福音书的神学意图，而且我认为仍然能够重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但除此之外，还要思考我们稍后会看到的段落，除了演讲之外，对我来说，福音书似乎并不是建立在从一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或或或的紧密结合的论证之上。 或从句到从句。但更多取决于故事和段落的不同功能。所以我认为尤其是福音书，应该更多地在段落层面上思考。

不同故事的段落如何相互关联？但有时在演讲中，遵循演讲中的逻辑和论证可能更重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也认为与其他福音书相比，我们需要阅读每本福音书，以询问它们对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导的独特贡献是什么。

正如我在前一点中所说，虽然这些是传记，但它们的写作方式是为了传达作者独特的神学观点。因此，我们需要阅读文本和福音书，并与其他文本和福音书进行比较，以了解和认识作者对基督一生的独特贡献。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视角。

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新约正典中，我们留下了四本福音书。为什么教会没有一本正式的福音和基督的生平？实际上有人试图在一份名为 Diatessaron 的文件中做到这一点。

在教会成立的最初几个世纪，一个名叫塔蒂安（Tatian）的人试图从约翰福音开始将福音书结合在一起，有趣的是，今天大多数特别是非基督教学者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不可靠的。但他从约翰开始，试图撰写一份基督的生平或一本福音书。有趣的是，这种说法从未流行起来，教会却允许四本不同的福音书存在。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这一点，并询问福音书的四个独特贡献是什么。甚至在我们尝试将它们协调起来并将它们放入一本福音书之前，协调对于理解福音书的完整性和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事件也很重要。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允许不同的福音书允许他们的声音在正典内讲述基督生活方法的多样性。

我认为福音书体裁的另外两个含义我认为与解释更直接相关，首先，当我们阅读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言论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给我们详尽的、完整的基督生平，也没有详尽地记录耶稣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 20 章的最后，他说的实际上恰恰相反。

事实上，他几乎表达了沮丧，因为没有任何文件能够希望记录耶稣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但是，作者从他们掌握的有关基督生平和教义的所有信息中，选择了那些能够从神学角度传达他们试图讲述的关于基督以及耶稣的生平和教义的信息。然后，四本不同的福音书提供了关于基督生平的互补观点。

与此相关的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福音书作者常常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福音书。是的，从基督的诞生到他的早年生活和事工，直到他的死亡和复活，有一个粗略的年表。因此，有一个粗略的时间顺序，有时福音书作者很清楚他们正在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他材料。

但有时福音书作者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按主题或逻辑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材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 8 章和第 9 章似乎是耶稣所行的奇迹故事的集合，这些故事可能不是按顺序发生的，也可能不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如果马太本人没有声称这就是它们发生的顺序或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那么这也是没有困难的。

这正是基督一生中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反，马太可能有更多的主题兴趣，只是收集故事来证明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这些不同的奇迹中所表现出的强大作为。或者例如，在马可福音第 2 章和第 3 章或马可福音第 2 章和第 3 章的大部分内容中，我们发现了耶稣和犹太领袖之间的一系列争议故事，这些故事再次表明，马可福音第 2 章和第 3 章可能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切都发生在彼此之后。

但也许马克又根据不同的形式更有主题地安排了事情。他收集了许多有争议的故事，并将它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因此，福音书作者有时可能会按主题编写更多的材料，而不是一直按严格的时间顺序排列。

有时他们对所包含的内容非常有选择性。通过比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你可以再次看到这一点，显然每个福音书作者，特别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或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你在马可福音中找不到的材料。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独特的材料，你在彼此身上找不到，因为他们又是有选择性的。

他们并没有向你详尽地讲述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而是有选择性地传达他们的神学观点。这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传记中是合适的。你就是这样写的。

我们也提到过，与解释福音书相关的最后一个原则是要认识到，特别是当涉及到耶稣的讲话，甚至是使徒行传中人物的讲话时，要认识到有时我们发现的和我的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发现的是对该人所说内容的准确而充分的总结，而不是对作者实际所说的一切进行逐字记录。有时，作者至少在希腊语翻译中捕捉到耶稣所说的话的措辞，但其他时候，在一世纪的传记中，不记录作者所说内容的确切措辞而是捕捉本质是完全适当和标准的做法或总结耶稣所说的话。只要该摘要准确且充分地抓住了作者试图表达的含义和意图，那么它就是完全可以接受和完全适当的。

在当今世界，我们对引文更感兴趣，对逐字记录更感兴趣，我们将结束某人的演讲，甚至是我们从另一个文档中提取的内容，并将其用引号括起来以显示我们没有改变任何措辞，实际上引号不会成为第一世纪语音录音的特征。事实上，您在英文翻译中找到的引号在希腊原文中并不存在，而只是向您表明福音书作者正在记录或报道其他人的演讲。但再次强调，要认识到他们并不是通过逐字逐句地向你讲述一切来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怀疑新约文献，尤其是福音书，会比现在长 50 倍、60 倍、70 倍，甚至更长。例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登山宝训。如果你坐下来阅读山上宝训的英文译本，我猜你可能需要 10、15 分钟才能读完，我们说耶稣只讲了 10 或 15 分钟，这值得怀疑，但可能是他的讲道持续了一段时间。

但只要登山宝训准确、充分地表达和总结了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困难。这在第一世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并被认为是准确和有效的。因此，当我们阅读福音书，特别是叙事福音书时，我们需要牢记它是什么类型的文学，而文学类型是它讲述了它的历史性，它讲述了神学交流的方式以及它的研究内容了解作者的神学意图，并了解他们如何报道基督生平中的事件以及他们如何报道言论。

我们将简要讨论的新约中的下一种文学类型是书信体文学或新约书信。接下来是叙事，但叙事没那么多。有时我想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技术时代，能够如此快速地以非常简短的神秘形式接收短信，甚至电子邮件等 等等，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无法坐下来听一个故事并消化一个冗长的故事。

但在叙述之外，我们最熟悉或与之最相似的新约文学形式可能是书信或书信。在第一世纪，书信和书信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交流方式。事实上任何信息、任何类型的信息、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书信或信件的形式来传达，我不打算区分这两者。

虽然过去常常区分书信和书信，但我不会区分这两者。但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书信来传达。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的沟通方式。

此外，书信常常起到代替作者在场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作者与读者相距一定距离时，书信是弥合这种差距的一种方式。这是仅次于真正在那里的人的最好的事情。

其目的是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因此，写信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交流方式。有些人在书信中看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沟通方式，一种更具说教性的沟通方式，而不是诗意和隐喻类型的沟通。

然而，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理解，即使在书信中，我们也经常发现语言的比喻用法。我们发现诗意的演讲类型或诗歌的运用。有时你会发现隐喻类型的语言。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整本书视为缺乏艺术性，或者将其视为简单的、字面的交流方式。尽管它比诗歌和其他类型的文学更重要，但它确实以更直接、更平淡的方式进行交流。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警惕整封书信中的艺术性，有时甚至是诗意甚至隐喻的语言使用。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并在讨论书信时通常指出的书信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所谓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书信是针对非常具体的情况和非常具体的场合而写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针对问题、具体问题而写的。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第一世纪教会开始传播、建立并面对世界和其他教义时出现的问题。新约书信是偶然的，因为它们是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应而写的。也就是说，这些信件不仅仅是以信件形式表达的抽象神学。

保罗或彼得或任何人不只是坐下来写下他们的想法的神学纲要，然后以信件的形式附上引言和结论。相反，这些书信可以被视为更具田园性或实用性的神学。也就是说，神学针对特定的情况和情况。

也就是说，新约作者并没有记录他们对每个神学主题的所有想法，但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神学，从神学上做出回应。他们的神学是在文本中制定出来的，或者是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问题在文本中呈现的。所以，是的，书信是非常高度神学的，但同样，我们不应该期望找到类似系统神学的东西，而相反，我们应该找到更多的教牧神学。

神学回应教会中非常具体的问题。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尝试重建导致写信的情况，因此，如果您正在处理保罗的一封信，例如加拉太书，您需要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这促成了这封信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你需要了解写这封信的场合。

所以这让我们回到了历史批评。也就是说，了解文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其产生的历史环境。

在信件中确实如此，因为它们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保罗只是没有坐下来决定写一封信。他这样做了，但他坐下来决定写一封信，因为他意识到有一个具体问题促使他写信。

例如，如果你拿起诸如《哥林多前书》之类的文档，你就需要处理一系列的问题或一系列的问题。教会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城面临哪些问题，导致保罗包含了他所做的所有不同信息？当你读完哥林多前书时，你会发现保罗似乎在谈论一系列的话题。事实上，这本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离开教会，在哥林多建立教会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他离开后，出现了许多问题，第一，保罗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有人向他口头报告了某些问题。但第二，哥林多人自己似乎给保罗写了一封信，孤立了一系列问题。

因此，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前书，实际上讨论了他通过口头和哥林多书信所知道的那些问题，并处理了这些问题。困难在于试图重建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保罗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因此，我们有责任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情境，或者说保罗可能处理的具体问题背后的整体情境。

学者们常称这面镜子为“读信”。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信件被视为一面镜子，反映了引发这种情况的情况。换句话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了解情况的唯一途径就是响应本身。

因此，我们试图找到其中的镜像或反映。我们试图从信本身读出这封信背后可能的情况。显然，这种方法确实存在困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真正了解加拉太社区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加拉太书本身。

因此，镜像阅读是一种基于阅读信本身和信中线索的尝试，试图重建保罗书信或其他新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或其他著作背后最有可能的情况。实际上有两个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新约书信，它们也许并不完美，但是我经常发现这两个类比在解释学教科书或保罗书信的讨论中被使用，有时我会在我的课程。其中之一是阅读新约书信可以与阅读别人的邮件进行比较，或者在今天更准确地说，可以将阅读别人的电子邮件进行比较。

因此，如果我可以访问其他人的计算机，并且在屏幕上看到他们的一封电子邮件，我可能会在不理解之前的对话或之前的电子邮件的情况下阅读该电子邮件，不了解他们正在向谁发送电子邮件以及情况如何。引起了通过电子邮件的交流，以及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可能很难阅读该电子邮件。保罗的书信也是如此。我们正在阅读写给其他人的文件，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尽可能清楚地、尽可能完整地恢复产生这一情况的背景。

读者是谁？危机是什么？是什么问题促使保罗坐下来写这封信？这封信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的？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类比是听电话交谈的一端。这就像听别人说话，而你所能接触到的只是你正在听的人。您不知道线路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

你不知道他们在跟谁说话。你不知道他们遇到的问题或之前的交流。您不知道导致其中一个打电话给另一个的问题，也不知道导致电话交谈发生的问题。

而且，有趣的是，有时通过听某人讲话，您可以弄清楚另一端可能是谁，他们可能在谈论什么，以及什么问题，甚至对方可能是什么回应道。因此，这两个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偶然性，即学者们所说的书信或书信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它们是针对非常特定的场合或非常特定的情况而提出的。

因此，当涉及到信件时，解释过程的主要目标或主要特征之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重建最有可能导致这封信的情况、场合、问题或问题。 。我们已经给出了几个历史重建或历史批评的例子。例如，我们再次查看歌罗西书的书信，首先重新配置歌罗西书是否实际上是在针对特定的错误教导。

那么，如果是的话，这个错误教导的本质是什么？我总结了我的想法，但在某些方面，你如何理解和阅读歌罗西书肯定会受到你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影响。所以，新约文献不仅仅是，不仅仅是作者对各种神学主题的神学反思，或者作者神学信仰的概要，而是相当实用的或田园神学，是对最初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的神学回应。世纪教堂。关于写信，我们将回到并在与作者的关系中简要讨论的另一件事是要认识到，在一世纪的一种常见的写信方式曾经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说是高度流行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amanuenses 或类似的秘书。

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圣经制作中的人性因素，但大多数第一世纪的作家都会利用抄本的服务。也就是说，很少有人坐下来自己写一封信，但他们经常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口述给抄写员，或者像抄写员一样，然后抄写员会写下他们被告知说的话。你，你实际上在罗马书的最后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罗马书一章，当你读罗马书时，它听起来确实像保罗写的任何其他书信，但当你读到罗马书 16 章 22 节时，也就是最后，你会看到这一系列的问候，就像你在任何其他书信中看到的那样。保罗的另一封信，这又是一世纪典型的书信。在罗马书16章22节中，你会发现写下这封信的我，德丢，在主里问你们安。因此，德丢很可能是保罗的抄写员，或者说他的抄写员，他会向他口述罗马书。

现在，特蒂乌斯本人在第 22 节中，在这封信中添加了自己的评论，以向读者致意。继续前进，您需要了解的一世纪信件的另一个方面是书信结构。也就是说，一世纪的字母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们看这个之前要认识到的一件事是，至少据我所知，保罗的书信之间的差异之一，特别是保罗的书信，甚至是彼得的书信，例如，和，和第一世纪的书信之间的区别是长度。

例如，我们现有的大多数一世纪信件、副本，或者纸莎草纸上的信件，长度都要短得多。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其中一个区别是，它们似乎比典型的一世纪书信长得多。腓利门书的长度可能更接近许多一世纪书信的长度。

然而，一个典型的、典型的书信结构可能包括以下五个要素中的大部分。第一个是介绍或问候，作者在一封信中会通过问候来表明自己和他的读者的身份。所以X 到 Y，X 是作者，信的作者，Y 是收件人，然后是问候的表达，新约作者经常将其扩展为不仅是问候，而且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的恩典与平安， 或类似的东西。

他们经常会扩展介绍和称呼。通常引言后面跟着感恩节条款、感恩节或部分，作者有时会感谢希腊罗马诸神，例如，感谢收件人的健康，或类似的东西。显然，新约作者，尤其是保罗，你会发现他感谢圣经中的上帝，因为某些事情与读者有关。

介绍或问候，然后是感恩。通常接下来是信件正文，这是写作的主要原因，传达主要内容。至少对于保罗的书信来说，你经常会发现这后面跟着通常所说的“ paranasis或劝诫部分，即基于体内的主要信息。

这些是关于圣洁生活的命令和劝告，基于神通过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然后你通常会发现这之后是结束的告别，有时还包括对某些人的问候，正如我们在罗马书第 16 章中看到的那样。例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作为一个例子，你会发现它相当严格地遵循这种格式。

例如，以弗所书第 1 章、第 1 章和第 2 章以及第 1 节和第 2 节是引言和问安，其中保罗以典型的格式，正如保罗一样，通常扩展这些元素，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教会，或在以弗所忠心的圣徒，愿恩惠与平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诸如此类。第 1 章、第 3 章到第 23 章对应感恩节。尽管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做了一点点不同的事情，他在以弗所书的开头就包含了一些东西，即祝福，对应于犹太教的巴拉卡（barakah）或祝福。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有福的，因为他做了这一切。但这确实融入了保罗的感恩，他确实为读者生活的某些方面感谢上帝。接下来，也许在第 2 章和第 1 节中，有时棘手的是，有时在保罗的一些书信中很难准确地分离出身体的开始位置。

我认为歌罗西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并不清楚保罗何时从感恩融入身体。有时我认为他只是这样做，并不一定有，你知道，一个明确的过渡。但也许《以弗所书》第 2 章和第 1 节，一直到第 3 章和第 21 节，可能是写作的主体和主要原因，他在其中提醒读者，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所拥有的一切以及他们的所是。与耶稣基督的认同。

接下来是paranasis或劝诫部分，即第 4 章第 1 节中的命令和命令，进入第 6 章和第 20 节。 620 结束了精神战争部分，这只是第 4 章整个劝诫部分的结论。这封信。最后，以弗所书 6 章 21 至 24 节将是最后的告别，这将遵循一世纪书信的相当标准的结束方式。

因此，如果你阅读保罗的大部分书信，包括彼得的书信，还有雅各书，有时他们似乎缺少我们可能认为的典型希腊罗马书信的某些特征。雅各书信中没有具体的感恩，也不像保罗书信那样先有神学部分，然后是劝勉部分。但您可以将大多数字母视为典型的一世纪希腊罗马字母的模型。

有几件事需要提及，就这可能对解释产生的影响而言，如果您正在解释一节经文，那么记下它在哪里以及它在信中的哪个部分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在我看来，第一重要的是这些元素之一得到扩展。我们不应该感到太惊讶，因为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信中无论在哪里，都以问候或恩典与平安开始。

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太震惊，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当他对此进行扩展时，当我们发现他在典型的书信体公式上进行发展和扩展时，这可能对您想要引起注意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请注意保罗或其他一位作者在哪里采用了第一世纪书信的典型元素并对其进行了扩展。

这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作者所强调的重要内容。另一件事可能是，尤其是保罗的书信，第一世纪书信的某些特征缺失了。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读到加拉太书时，你在阅读这封信时首先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尤其是如果你读过保罗的其他书信，那就是它缺少感恩节。

因此，就在问候、介绍和问候之后，保罗有趣地扩展了这一点。请注意，它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和使徒向您展示这两个元素如何扩展，以及缺失的元素，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五章，请注意第一世纪书信的典型特征是如何得到扩展的。

保罗，一位使徒，不是从人间来的，也不是由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以及所有与我一起到加拉太各教会的弟兄所差来的。现在请注意保罗作为使徒的身份是如何扩展的，这在他的书信中很典型。他描述说，这不是来自人类或人类，而是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

所以保罗似乎想强调这一点。事实上，当你读到这封信的其余部分时，这似乎是他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这似乎是他的反对者质疑他的使徒权威的事情之一。

现在，在这封信的一开始，他就表明了一个关键特征，一个他将要处理的关键主题，即他的使徒身份不是通过人类，呃，由人类产生的，而是由神圣权威产生的。然后是加拉太的教会，这并不奇怪，但请注意最后一个，给你们恩典与平安，典型的保罗问候语，但请注意它是如何从上帝，我们的父亲和主耶稣基督那里扩展出来的，他为我们奉献了自己。愿荣耀归于天父上帝的旨意，将我们从现今邪恶的世代中拯救出来。阿门。

请注意长长的扩展，我认为这也是这封信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呃，保罗想要证明，呃，或者在这一点上，保罗假设他的读者会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基督的死从当今邪恶的时代中得到了救赎和拯救。在加拉太书的其余部分，保罗将把旧约律法归入现今邪恶时代的范畴。

并不是说它是坏的或邪恶的，而是律法的颁布是在耶稣基督之前的应验时代和圣灵到来的时候发生的。那么，如果读者已经从当前邪恶的时代中被拯救出来，为什么他们想通过服从这些犹太教徒试图让他们服从的摩西律法来回到那个时代呢？因此，从一开始，保罗就让读者站在他一边，并预测和论证了一些关键特征，即他的使徒权威不是来自人类，而是来自上帝本人并通过耶稣基督，并且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他的读者已经从当今邪恶的时代中被拯救出来，并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么为什么他们想要回到老年，其特点是，呃，特征之一是服从和统治摩西律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已经在他的论点中占据了上风，并通过他如何扩展典型的问候语，呃，或者我很抱歉，一世纪的典型问候语来预测他的信的重要特征。信。所以我，通过关注如何，呃，某些功能如何扩展可能很重要。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就是关注删除了什么。请注意，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之间，缺少的是典型的感恩节。第六节简单地开始，我很惊讶你这么快就抛弃了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呼召你的那一位。

不需要太多思考就能明白保罗为什么不过感恩节。他很可能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不安。这件事是如此紧急，也许他对读者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如此沮丧和惊讶，以至于他没有太多值得感激的事情。

并不是说他没有什么值得感激的，而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有镜头价值的，他只是跳过了读者可能期待的感恩节，直接跳到了问题的核心。所以，再次强调，通过关注字母的某些特征是如何扩展和发展的，或者当它们扩展和发展时，甚至它们缺失时，这些都是你想要坐起来并注意的时候。在我们的下一场会议中，我们将更多地讨论一世纪的书信文学，以及这可能如何影响我们阅读书信和解释书信和书信的方式，然后继续讨论第一世纪的最后一种文学类型或流派。新约，即启示录或启示录。
